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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为何担保黄兴借款？
□朱江

清泉浴室
□苇航

“一厅两制”的清代海门税收
□李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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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为欧阳予倩改诗
□赵鹏

1911年 12月下旬，为筹措南
京临时政府的经费，黄兴向日本三
井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
具保证书作信用担保。根据张孝若
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亲
笔手书的保证书内容如下：

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
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
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
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
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
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
书。三井洋行鉴存。

张謇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

据张孝若在书中讲述，“三井和
大生向有往来，当时有拿厂做保证
抵押的意味，不久就照数清还，这借
据也就立时收回了，现存我父遗物
馆中”。张謇担保的黄兴三井借款，
是筹备中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
外债，对于财政极端困难的南京临

时政府来说，意义重大。这是张謇
顺应历史潮流，从推动立宪转向支
持共和后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支
持。张謇愿意担保，也跟他对黄兴
本人的支持有关。12月4日，各省
驻沪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
会，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
元帅。所谓各省代表会议，主要操
纵在原谘议局系统的立宪派手中。
而张謇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2月
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
出任。各省代表会议改举黄兴为副
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
府。黄兴12月中旬委派同盟会会
员何天炯赴日借款，毕竟路途遥遥，
三井洋行在上海设立分店，便于及
时地沟通。12月2日，张謇从苏州
赶到上海，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会
晤，会谈的内容或许就有借款事宜。

三井洋行能够接受张謇的担
保，固然不能忽略张謇12月19日
出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这个背景，
但从张謇以个人名义签署保证书来

看，根本原因还在于张謇与三井洋行
多年的商业合作关系。三井物产株式
会社（三井洋行），是日本四大财团(三
井、三菱、住友、安田)之首,1876年创
办,本社位于东京。先后于上海、天
津、香港、营口设分支店所,经营进出
口贸易及航运业。上海三井洋行(又
名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成立
于1876年,是在沪日商洋行中历史最
久、规模最大的一家。上海三井洋行
从日本输出除棉制品以外的所有商
品,从中国输入土特产传统商品和原
材料等。

三井洋行早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前
就与南通（通州）发生经济联系，南通
是三井洋行原棉的采购地。南通从明
代开始种植棉花，所产棉花纤维长、色
泽白，是棉纺织业的优质原料。南通
棉花销往日本，约在1885年前后，当
时上海一带棉荒，品质不佳，但南通棉
此时却是丰收年，品质优良，价较低
廉。本花每担市价约银10两，而通州
棉每担价仅9两。由上海丁益大花行
郑宝恕兜售于日商，运销日本。另据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日本明治
维新后，棉纺织业发展甚速，日商均来
我国收购棉花，宣统元年(1909)，我国
棉花输出额达六十三万担，其中通棉
实占最多数。日商三井洋行所打通花
大包，刷用唛头(商标Mark的译音)概

为“通风”二字。在南通长期购买棉
花，三井洋行与大生纱厂之间不免存
在竞合关系。

作为大生企业煤炭的主要供应
商，使得三井洋行与张謇来往密切。
三井洋行成立后，直接促进该公司发
展的杠杆，是1876年取得的官办三池
煤矿所产煤的独家出口销售专利。三
井洋行收取三池煤出口额2.5%的佣金
和利润的半数。其出口额，在1877年
是 2.7 万吨，到 1886 年成为 183.7 万
吨，出口地区也从上海扩大到天津、香
港、新加坡。早在大生纱厂筹备期间
双方就建立起合作关系，1899年7月
14 日，大生沪帐房“付通厂三井煤
1022吨九八元4905两6角”。之后广
生油厂、大生分厂、大兴面厂、大达轮
船公司等多家大生企业都采购三井洋
行的煤炭。由于三井洋行与大生企业
之间煤炭供销量大而且频繁，因此双
方关系密切。武昌起义爆发后，大生
纱厂和大生分厂派往大维纱厂的员
工，因为没有川资被困武汉，由于无法
汇款，所以大生纱厂一度打算由三井
上海分店出面，请三井汉口分店代买
船票。三井洋行还曾赠送给张謇吕宋
烟和饼干。这些细节无不显示三井洋
行与张謇的关系，因此张謇出面担保
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1899年7月7日，江
海北关给三井洋行颁发
的为大生纱厂运输煤炭
的税单。原件藏南通市
档案馆。

税收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为此税收的标准国家历
来是统一的，但各地可根据具体情
况制定实施办法（或细则），在上级
批准后实施。当然这个实施办法
（或称制度）在一县（厅、州）是统一
的，因为县（厅、州）是直接面向群众
收税的，搞不好的话轻者会引起诉
讼，重者会引发骚乱。因此对税收
的标准和税额，尤其是税收的公平
性和统一性，各级都十分慎重。海
门建县1000多年来，都是一县一种
办法，实行一个标准，未出现过一个
县有两种税收办法的情况。但在清
代中后期海门却出现了“一厅两制”
的税收办法，而且执行的标准完全
两样，执行长达180多年，在江苏乃
至全国是未见他例。为废除这种不
合理体制，从乡间到厅府不知有多少
人奔走呼号，海门多任同知也企图触
碰这条底线，但都因各种原因被迫终
止。事情的缘由要从头讲起。

“一厅两制”的根源

元至正年间（1341—1368）海
门县境土地开始坍塌，至清康熙十
一年（1672），海门土地已大部坍入
江中，于是裁县为乡（时称海门乡，
后称静海乡）归并通州。但二十多
年后，由于长江主泓南移至崇明岛
南侧，海门坍去的土地又开始逐渐
复涨。在新涨的一个个沙洲上，南
侧的崇明县和北侧通州的民人，纷
纷占领沙洲，并筑圩围垦。按清代
的规定，要取得沙田的所有权，必须
向当地县（厅、州）“报科”，并交纳

“水粮”后方可取得所有权。通州的
民人要取得沙田的所有权，主要是
向通州府缴纳“水粮”；崇明的民人
要取得沙田的所有权主要向崇明县
府缴纳“水粮”。由于沙地越涨越
多，强占和抢夺沙地的事情几乎时

时发生，争讼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民
人与民人间的争讼，也有州、县间的
争 讼 。 于 是 在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1768）朝廷又重设海门直隶厅。
重设的海门直隶厅当时由通州划入
19沙和崇明划入的11沙，以及新
涨的10沙组成。通州和崇明县共
划给海门厅的可耕地为522823亩
（其中通划田 205555 亩，崇划田
317268亩）。海门设厅后在沙田的
开发和田赋的征收方面由于通、崇
两地原先的政策不同，设厅后这种
差距依然。即通划田仍然实行通划
田的税收办法，崇划田仍然实行崇
划田的税收办法。其涉及的耕地面
积通划田约占厅境全部耕地面积的
40%，崇划田约占厅境全部耕地面
积的60%。

“一厅两制”的差距

两种税收办法究竟存在哪些
差距？

一是沙田的丈量和涨坍的升豁
不同。由于当时江海中的沙田很不
稳定，时有涨坍。所以通州规定“五
年一丈，坍地豁粮，熟田（沙地开垦
五年后转熟田）转则分别抵坍保
升”，“崇明则三年一丈，坍许业户
禀报除粮，涨拨里排（基层单位）办
赋，其间赢缩以六则升科增减”。
同样新涨的沙地，由于通划田五年
一丈相比崇划田的三年一丈要少
缴二年钱粮。所以这种办法有利
于通划田。

二是土地的等级划分不同。通
州的土地分为八类（民田、下田、中
田、上田、荡田、二升荡田、一升荡
田、五合涂），崇明的土地分为五类
（上田、三升荡田、二升荡田、一升荡
田、五合涂），其中“民田”“下田”“中
田”为一类田称为上等田（通划田中
的上等田占当时海门厅全部土地的

19.5%），而崇划田中没有一类田（上
等田）。“五合涂”是最下等的田，通崇
双方都有这种土地（通划田中的“五合
涂”占划给海门全部土地的42.9%，崇
划田中的“五合涂”占划给海门全部土
地的57.1%）。也就是说通划田的划
分等级高，税收也就高；崇划田的划分
等级低，税收也就低。显然这种办法
有利于崇划田。

三是课税的交纳不同。课税是国
家按照法律规定对有纳税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征收货币或实物的行为。土地
是古代课税的主要来源。在通划田和
崇划田中，如以同样的土地作比较，通
划田要低于崇划田。以“上田”为例，
通划田每亩缴银1.25分，崇划田则每
亩缴银1.67分；“五合涂”通划田每亩
缴银0.19分，崇划田则每亩缴银0.27
分。显然通划田比崇划田缴纳的课税
低，所以这种办法也有利于通划田。

四是人丁银的缴纳不同，人丁税
是古代除田课税以外的又一大税种，
是根据家中的土地等级而缴纳不同的
人丁税。如以“三升荡”户为例，通划
田每丁缴银0.42分，崇划田每丁缴银
0.2分；“五合涂”通划田每丁缴纳0.07
分，崇划田每丁缴纳0.01分。显然通
划田的人丁银要比崇划田高。所以这
种办法又有利于崇划田。

五是办税的比例不同。当时的沙
地有底权地（已向政府缴纳了“水粮”
的沙地）、面权地（进行筑圩并围垦的
沙地）和过投地（承租已围垦的沙地）
之别。同样是底权地、面权地或过投
地，通划田和崇划田办税的比例是不
同的。以过投地为例，通划田过投地
的圩堤一般是过役者挑筑的，他的收
成分配比例也多，所以缴纳课税的比
例也就多；而崇划田的圩堤一般是面
权地者所筑，过投者承租，收成的分配
比例也少，所以缴纳课税的比例也
少。此外还有盐引车脚银、淮仓麦折

银、杂办银等的缴纳通划田和崇划田
也都有差别。

“一厅两制”的存因

通划田和崇划田的划分等级及缴
纳税金的比例不同，特别是具体到每
一个农户差距是相当大的，因此设厅
后要不要统一税制还是维持原税制不
变，存在很大争议，且旷日持久。赞同

“一厅一制”者认为通崇沙地“因有豁
粮不豁粮之分，以致一有涨沙彼此互
争茲讼不已，是以议设一厅专管……
如照前办理，一厅之民必致仍启争端，
莫若一律五年一丈，涨升豁坍，永杜争
端”。赞同“一厅二制”者认为“通崇田
制既向属不同，彼此久矣相安，若有变
更未免反开业佃之争端，更启奸徒之
觊觎”。

据嘉庆《海门县志》记载，乾隆、嘉
庆年间的海门厅同知介玉涛、王朝飏、
杨德芳等曾多次上报江苏巡抚衙门，
要求统一厅境税制，但江苏巡抚奏请
朝廷后，由于诉讼上告者不绝，请托招
呼者不断，终究石沉大海未见批转。

此后海门厅的税负也一直沿用通
划田制和崇划田制，直至“民国，悉仍
清之旧（仍安按照清时的旧规定）”。
民国时地漕银税按通划田132282亩，
崇划田244375亩计征；芦课银按通划
田745240亩，崇划田按536163亩计
征。民国时由于赋税多如牛毛，土地
的税收逐渐退出了主税的行列，代之
而起的是货物税、营业税、典税、牙税、
契税、烟酒税、房捐等等名目繁多的税
和捐，而这些税和捐没有“通划”和“崇
划”之分，因此对通划田和崇划田的税
收差异，在百姓的心目中逐渐淡化，专
注程度渐低。尽管如此但仍未改变这
种税收体制。

海门“一厅二制”的体制直至
1949年土地改革和土地公有制后才
彻底废除。

张謇建造更俗剧场既成，更在门厅楼上特辟一间“梅欧阁”，作
为梅兰芳和欧阳予倩同台演出的纪念。他为梅欧阁题的对联是：

“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上联寄寓其融通南北两派京
剧的志愿，下联则借曾创立宋诗风格的梅尧臣和欧阳修为比，希望
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为京剧开辟新路。

1920年元旦，张謇邀集几位诗友集聚梅欧阁，举行了一个落
成宴。参加者有寓通的韩侨金沧江，以及吕鹿笙、方惟一、刘烈卿、
欧阳予倩，儿子张孝若也一同参与此宴。张謇为此还写了诗，并邀
诸友同作。其诗题为《更俗剧场之梅欧阁，所以旌浣华、予倩也。
一月一日招金吕方刘欧阳诸君暨怡儿就阁小饮，即席各有诗》，这
个题目应该是事后定的。欧阳予倩当时写有两首诗，分别发表于
1月3日和5日的《公园日报》，后一首为：

小阁灯明香雾丛，惭将名姓碧纱笼。前身不必为欧九，入世方
欣识易翁。何贱桮棬闲杞柳，好为雏凤种梧桐。予怀别有绵绵思，
阅尽沧桑未许同。

此诗次联，上句说自己不必要前身就是欧阳修，下句“易翁”有
些难懂，或许出自晚明文学家钱秉镫《金茎楼记》所记故事，谓易翁
筑金茎楼，邀钱氏课其子读书，用以忘怀世虑。欧阳予倩似是以此
为典，以喻张謇创办伶工学社，邀他来培养新一代艺员。

未隔多久，这诗又发表于《南通报》，文字却有比较大的改动，
现也抄录于下，可以用来比较：

画阁灯明紫雾笼，惭题姓氏碧纱中。久知梅二前欧九，今辈殷
生接庾公。万事为棬成杞柳，孤怀因凤种梧桐。当杯别有绵绵意，
阅尽沧桑槛外风。

诗的次联，上句的梅二和欧九即梅尧臣和欧阳修，这容易知
道。下句则改用了一个六朝人的典故，谓殷浩曾在征西将军庾亮
那儿掌管文书，某个秋夜与同僚登南楼小聚，适逢庾亮也至，诸人
欲回避，庾止之，说自己兴复不浅，乃与众人同坐高谈。用这个典
故，显然是想表达宾主相欢的意思，说的是眼前事。看来此句前后
都以楼取典，可是立意却有不同。

1月9日的《公园日报》，刊登出吴我尊的一则《凿坏室杂话》，
从而揭明欧阳予倩这诗的修改者是张謇。其记云：“予倩元日梅欧
阁诗后一首第三联‘何贱桮棬闲杞柳，好为雏凤种梧桐’，余与痴萍
皆以为立意极好，而造句未能完美。顷晤予倩，云啬老代改为‘万
事如桮容杞柳，孤怀为凤种梧桐’，辞意方觉相称。余告痴萍，痴萍
叹为佳句，讽诵不已。”记文中的痴萍，即无锡人宋一鸿，他与吴我
尊、欧阳予倩都是春柳社旧友，其时也在伶工学社执教。

吴我尊特别注意的是第三联的改动。桮棬是古代用杞柳树材
制作的杯盘，欧阳予倩原来的句意，是说不因杯盘这类器具卑贱而
就闲置杞柳之材，是借喻自己受聘来伶社培养艺员。张謇改动后则
境界更高，说世间万事之成，都得如桮棬那样需待杞柳的制作，有意
地避去原来的尊卑观。至于下句，改“好为”为“孤怀”，把培养人才
的被动变为主动，更具积极意义，宜乎得到吴我尊他们的赞叹。

《梅欧阁诗录》所收欧阳予倩的这首诗，即据《南通报》所发表
者，也就是经过张謇修改了的，仅“惭题”又改为“愧题”而已，这个
改动只是音声的原因，词意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欧阳予倩作的另外一首，原为：“冰雪催梅放，芬芳早渡
江。许将弦上意，为诉客中肠。湘水流无极，燕云黯不阳。相逢应
一笑，惟与溯鸿荒。”收录于《梅欧阁诗录》时，仅次句“芬芳早渡江”
改成“先春江水香”，这是因为原句“江”字出了韵。这个改动，似乎
也是张謇所为。

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如皋。彼时，皋城很安逸。周末
休闲，除去电影院，还可洗澡。澡堂稍大的，要数县政府、百货大楼
西边的清泉浴室。大门朝北，二楼洗澡，一楼休息。休息大厅是排
排有序的长沙发。沙发上面铺着蓝白相间的大毛巾，很像阿根廷
的国旗色。客人休息时，微微斜着躺在上面。沙发的内部是空的，
用来放置衣服。作为城里人，从清泉浴室泡个热水澡，一身暖到
家。不少农村客人，泡完热水澡，两脚凉到家。还有休息室内，为
大人提供茶水，为小孩提供汽水、冰棒。儿时的味道，童年的热气，
至今难忘。

这座清泉浴室，其实很有历史，“岁数”比我大多了。《谈如城的
浴室业》有过记载，清泉浴室起初创办于清末，地点位于鱼市口西
首朝北，仅有半间店面。老板是中英大药房黄佩之。直到抗战胜
利那年，才由李鸿林、吴方隅等人接管（此说可能有误，吴接管时间
应在1948年），更名“清泉池”。门面重新装修后，清泉浴室拥有座
位140多个。1953年，浴室又更名“工人浴室”，是当时如皋浴客
最多的澡堂。

至于清泉浴室一名，也早已有之，在“清泉池”“工人浴室”之
间，就已出现过。1948年2月26日，如皋浴室职业工会为加强组
织，调整相关人事起见，进行改选。那天早上9点在浴室公所召开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吴方隅为理事长，邱林、黄德奎等为常务理事，
郭嘉华为理事，阎福如为监事。3月1日，他们参加宣誓典礼，召开
第一次理监事会，商讨相关事宜。（见《浴室业职工会改选，吴方隅
荣任理事长》）

这个如皋浴室职业工会还非浪得虚名。此会改选时，清泉池
已名清泉浴室，而且遇到经营困境。《清泉浴室竣工开汤》记载，
1947年大年过后，清泉浴室李姓经理已经无意经营，便将澡堂关
闭。停汤多日后，清泉浴室的老员工们，难以维持生活，只能向浴
室职业工会求救。浴室职业工会理事长吴方隅等人一再主动与资
方商量，经手接办，对浴室内部重新装修。1948年3月19日，清泉
浴室得以开展，又迎来不少如皋的老浴客。

张謇担保的黄兴三井借款，是筹备中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对
于财政极端困难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意义重大。这是张謇顺应历史潮流，
从推动立宪转向支持共和后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支持。


